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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鸡一天天长大， 叫声一天比一

天响亮，天不明几百只小鸡乱叫，几乎

要把屋顶掀起来。小鸡也要呼吸，发出

的气味， 拉屎的骚气味一进屋呛得人

倒出气。

隔墙住的孬牛， 不愿意听到韩世

诚一家人的声音，原来他住在西屋，韩

世诚的母亲住在堂屋。老人去世了，他

挪到了北屋。以前在生产队时，靠挣工

分吃饭，打钟必须起床。 现在，土地承

包了，没人打钟了，他自由了，喜欢睡

懒觉， 不等太阳出来晒屁股是不离开

被窝的。起来时披上衣裳叼着烟，吸过

瘾，然后兜着裤子，拖着鞋到厕所，吸

足吸够，新的一天从厕所开始。

堂屋分开之前，中间三间没隔墙。

孬牛要的是西边两间， 只好把西边的

一间用土坯垫沙土泥打道山墙。 天长

地久泥皮脱落， 墙缝透气， 那边的动

静， 这边听得一清二楚； 这边烹个葱

花，用的啥油，那边就能闻出来。

人都有新奇感， 尤其是小动物的

鸣叫声，孬牛一开始很乐意听，清早起

来，一面吸烟，一面随着鸡叫声有节奏

地点着脑袋，细品着烟的滋味。慢慢听

腻了，鸡叫声也大了，更不能使他接受

的是天不明就把他吵醒了。 开始是长

叹几口气，用被子蒙住头，耳不听，心

不烦。时间一长，他披着衣裳蹲在枣树

下的捶布石上气愤地说：“这还叫人过

不叫了？您图发财当万元户，人家图个

啥？ ”

中午， 孬牛从地里回来， 皱着眉

头，没进屋先长出一口气。他妻子连忙

给他捞一大碗面条， 还倒些小磨香油

端给他。孬牛接住碗，抬起头，瞪着眼，

看着墙吼起来：“这还叫人过不叫了？ ”

一咬牙端着碗朝墙上摔去了。 这边面

条四溅，那边小鸡吓得乱叫。他掀开柜

找着存款折，装兜里，牵着驴，套上车

走了。

等他回来时，车上放台录音机，扩

音器，大喇叭。 他把驴往枣树上一拴，

掂个棍往驴屁股上捶， 捶得驴围着枣

树“根呱 - 根呱”叫个不停 。 孬牛笑

了，他把驴叫声都录下来了，放了一遍

听了听，自言自语地说：“中，中，要的

就是这。 ”他把扩音器、录音机放正门

口的桌上，喇叭吊在房檐上，冲着堂屋

正门口。

到了夜静星稀的深夜， 喇叭开开

了，那惊天动地、震耳欲聋的驴叫声，

把整个槐树庄的人都吵醒了， 驴叫声

把屋内的小鸡吓得不轻， 小鸡叫得撕

心裂肺，脑袋直往墙上撞。

孬牛坐在扩音器旁，叼着烟，翘起

二郎腿洋洋得意， 自言自语地说：“要

不过，都甭过，谁怕谁？ 不是在生产队

的时候，不干活不划给工分，不给谁口

粮。哼，我长这么大，还没怕过谁呢，今

天让驴叫喊，明天我还叫恶老雕叫喊，

我看是鸡叫喊历害，还是驴叫喊历害？

是鸡叫喊历害，还是恶老雕历害！ ”

这种驴叫声要多难听有多难听，

要多心烦有多心烦。 人们只好背后骂

娘，恨他咋不把陈保国杀了，下煤窑砸

死。议论也罢，骂娘也罢，恨死他也罢，

这种驴叫声一直叫到孬牛瞌睡了才结

束。第二天夜里照样驴叫喊。孬牛把桌

子、椅子搬到枣树下边，炒了盘鸡蛋，

炒了盘南瓜片，放瓶白酒，一边听驴叫

喊，一边喝着酒，一边说着话：“有钱能

买鬼推磨，有本事到外边当个大官，当

个大经理，在家喂养只鸡，当‘鸡头’能

算本事？ ”

满囤妈出来拍着腿气愤地说：“我

的老天爷哎，你甭叫它叫了行不行？这

是过时光，还是听驴叫喊呢？ ”

“你知道啥， 我几百块钱买套这，

不就是叫它叫喊？我今天叫它叫，明天

叫它叫， 后天叫它叫， 一直让它叫下

去。谁怕谁？”孬牛说得嘴干了，端起酒

瓶，喝一口，还得意地哼起了《七品芝

麻官》。

小满囤把他妈拉到屋里，耳语后，

驴叫声也没了，屋里灯也灭了。端着酒

到嘴边又停下来的孬牛厉害起来 ：

“啊，没电了？不，咋烧了。”他到屋里一

会儿，驴叫声又响起来了。

墙那边的韩振淇早采取好了措

施，梯子放在墙根，粪钩也准备好了，

只要他爹一点头， 一粪钩上去喇叭就

拽下来了。韩世诚说：“他是个人？恁近

的门， 去跟他打架呢？ 人家笑话不笑

话？ 喇叭在人家房上， 你给人家钩下

来，打官司你也不占理。 ”他缓了口气，

“他已经提出来，鸡不能再在堂屋喂养

了，得赶紧想个办法，挪出去。 ”他又向

妻子说，“明天，你去找找三叔，给世信

说一下也行。 ”

夜深深，辰星已爬得高高的，村里

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了， 只有孬牛的

“驴子咏叹调”还在唱个不停。 村里人

都说，一头“牛”再配上一头“驴”，俩牲

口搭帮祸害人呀！

二十一

石头娘来到韩世信家， 小昌妈正

在洗衣服，她看大嫂走来，连忙站起来

拉个凳子说：“大嫂， 坐吧， 吃饭了没

有？ ”

“饭做熟了， 这几天我一直忙，说

来你家也没顾上。 ”

小昌妈没等她说完就问：“晶晶来

信了没有？ ”

“来不来吧，有陈老二，这家亲戚

都难成。 ”

“咋，离她咱都找不着媳妇，抱不

了孙子了？石头长得英俊，又是在正路

走的，就他一家养活个闺女？ ”

“成不成都是小事，从小看着她长

大的，一直当成咱家一口人，这会儿，

哎！ ”她撩起衣襟擦起泪来。

韩玉山从外边走进来， 站住干咳

了几下说：“长痛不如短痛。 陈家是商

品粮户，我老天哎，要是当个县长，闺

女都得嫁到天外！ 这人眼都恁薄。 ”

小昌妈从铁丝上摘下毛巾擦着手

说：“大嫂，你是找您兄弟哪，还是找您

三叔哪？ 我去给您三叔盛饭。 ”说着她

给三爷盛好饭，送到手里说：“爹，也没

炒菜，咸白萝卜丝，将就一顿吧。 ”

“你瞧，三叔。 ”石头娘扭头向三爷

说，“石头从鹤壁回来想喂养鸡， 喂喂

吧，有点事干，就不想恁多了。孬牛，也

不知咋得罪他了，按个大喇叭，驴叫喊

得没人声，我来给您说说。 ”

三爷说：“他嫂，你回去吧，我吃过

饭就去。 我不信由他了。 ”他端着碗往

老槐树下走了。

石头娘要回去，小昌妈要送，到了

门口小昌妈又劝着说：“大嫂， 把心放

得宽些，人一辈子时间长呢，陈老二赖

婚，坏良心，看他妞能好啥样？ ”

“他婶， 咱也不盼孩子有个啥好

歹，咱孩儿也不争气，要是考上大学，

跟晶晶上学走了，也不会有这一场。还

是那句话， 陈老二就是给他妞找个当

官的，咱也不嫉妒……”

常言说，仨妇女一台戏，俩妇女能

唱“二人转”，三爷一碗饭吃完了，又来

盛第二碗饭。

三爷走到锅台跟儿揭开锅， 掂勺

一舀，几个鸡蛋漂在上面，老人愣了一

下，把碗放下气愤地说：“小昌妈，这锅

里煮的是啥？ ”

小昌妈不顾说话了， 急忙走过去

说：“是啥， 是啥， 是我给孩儿煮的鸡

蛋！ 谁不叫你舀了？ ”

老人气得嘴哆嗦 ：“我不是争嘴

吃，总得有句话吧！ 你让你小儿吃呢，

为了啥？你男人也是打小时候过来的，

我养儿女为了啥？ ”

“我给孩儿煮俩鸡蛋，也不是我吃

独食了，就是你儿来了也是这……”嘟

嘟囔囔没个完，仿佛她多委屈。

三奶在南屋听到了， 拄着拐棍出

来说：“你个没材料老头，你啥没吃过，

跟孩儿们争嘴吃呢， 越活越不懂道理

……”三奶口头上是批评三爷，实际为

三爷鸣不平。

小昌妈仍在不依不饶为自己辩解

着。

太阳爬到了树梢上， 孬牛从厕所

出来又拧开喇叭，当“根呱 - 根呱”一

声接一声叫得正欢时，听到有人叫门，

他把喇叭声拧到最低， 出来门问：“谁

呀？ ”一听是三爷，“我当谁呀，有事？ ”

三爷说：“孬牛，架那大喇叭，是给

咱满囤娶媳妇呢？ 还是给你爹娘办周

年呢？ ”

“我啥也不办，图个高兴。 ”

三爷脱下鞋就朝孬牛头上扣：“你

小孩，疯你了！ ”

孬牛只好捂着头躲，不敢还手，一

面说：“三叔， 你甭急。 他上一辈欺负

我，下一辈还想……”

三爷喘着粗气， 掂着鞋又朝他扣

去：“你搬屁股亲嘴， 不知道香臭个东

西！你不说欺负你，大家还不知道你没

半点本事呢？ 我都替你脸红！ ”

满囤妈从屋里跑出来， 上前拦住

三爷说：“三叔，你到俺屋里听听，吵得

像个家不像，屋里臭得人都站不住。我

叫满囤给钩下来。三叔，你别生气了。”

（19）

□

李鹏

一位非洲客人用生硬的汉语

说：“这次在鹤壁我们大饱了眼福，

同时也饱了口福。 鹤壁给我们留下

了深刻印象， 鹤壁民俗文化丰富多

彩，非常有趣，我们会推荐更多的朋

友到中国， 到鹤壁来领略一下中原

民俗文化。 ”（见 2 月 9 日本报 4 版

《老外鹤壁旅游 爱上民俗文化》）

来自埃塞俄比亚， 在华南理工

大学进修培训的一批非洲朋友组团

逛大伾山古庙会，行礼作揖，吹泥咕

咕， 不亦乐乎。 这正应了这样一句

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越

是传统的，就越是现代的。

自古以来， 大伾山古庙会吸引

八方客，绝非浪得虚名。 但国外游客

组团畅游，恐怕还只是个开始。 而且

这些非洲朋友还表示，“会推荐更多

的朋友到中国”，这对古庙会这块民

俗文化瑰宝的发扬光大， 乃至鹤壁

扩大开放和招商引资何尝不是一个

好的开端呢？ 喜出望外之余，我们应

该审慎———我们这些“地主”准备好

了吗？

诚然文化本身无需人为的对接，

但文化的传播离不开对接的艺术，离

不开让人更广更深层面认同的技巧。

试举一例：在 19 世纪，中国最大的一

项翻译工程大概要算是《圣经》翻译

了。 围绕《圣经》中翻译方法，传教士

之间发生了激烈争吵。争论的焦点主

要集中于究竟是绝对忠实于希伯来

和希腊原文， 还是要保证中国读者

能够读懂接受； 争论的第二个焦点

在于中译本的文言水平 (白话《圣经》

中译本是稍晚才出现的 )： 究竟是用

受教育者能接受的标准文言，还是用

初识文墨之人亦能读懂的更粗浅的

文言？（浙江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

学版 >2010 年第 2 期）

传教士们关心的是， 当他们传

播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的时候 ，别

人究竟能够接受多少。 反观我们的

民俗文化品牌推介， 是否找准了我

们的文化特质与其他地域、 民族文

化的差异和相通之处？ 从这些地方

入手，又如何使“老外”在触摸我们

民俗文化的过程中， 实现障碍最小

化？ 凡此种种，恐怕都需要深入做好

功课，跨越仅仅让人感觉“好玩 ”的

层面， 充分展露我们民俗文化的精

髓。 唯有此，我们与外部世界才能实

现更深入的沟通， 我们才能走得更

远。 这，无疑是一个大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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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城锐评·

非洲客带来一个大课题

□

金海燕

7 日， 北京市中小学生心理咨

询中心接待了一对父子， 孩子在大

年初二收的一个红包让这位父亲纠

结了好几天。 “客人当着我的面把

红包给了孩子， 明明是厚厚一沓，

但是客人走 了 之 后 ， 孩 子 偏 说 ：

‘压岁钱是给我的， 我就不拿出来，

要拿也只有两百元。’” 因此， 他只

能求助于心理咨询师， 孩子终于承

认收下的红包是两千元。（2 月 9 日

《长江日报》）

虽说在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下 ，

这个孩子终于承认了红包里装的是

两千元而不是两百元， 并且也明白

了这压岁钱并不是“给我的”，而是

给他爸爸的“变相送礼”，因此也就

拿出来让当官员的爸爸“尽快把礼

还了”，免得爸爸今后落入权钱交易

的陷阱。

看来这对“官一代” 与“官二

代”，在压岁钱红包问题上的矛盾得

到了圆满解决。 然而，这仅仅是一个

“官二代”的心理问题吗？ 恐怕不是。

如果它仅仅是某个“官二代”的心理

问题，或“官二代”们的心理问题，依

靠心理咨询师的心理疏导， 自然可

以得到圆满解决。 但是，如果视为比

较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投射在“官

二代”心理上，那就不是靠心理咨询

师能解决的了。

记得数年前， 安徽阜阳一位市

长在法院审查他的财产时就曾说

过， 他七岁的外孙每年可以收到压

岁钱 7 万多元， 应当计入他的合法

收入；这当然不可能被法院采信，但

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利用压岁

钱的名目搞腐败， 已经成为一种社

会现象。

尽管每年春节前， 有关部门都

会发出红头文件， 规定节日期间 N

个“不准”，但我没有看到节后有哪

里查出了违反 N 个“不准”的消息。

然而，据已经查出的腐败案件里，利

用节日行贿受贿， 仍然是腐败的一

个主要节点。

春节给“官二代” 一包“压岁

钱”，似乎成了名正言顺的事情， 即

使这位“很清楚客人给孩子送红包

是变相送礼” 的官员， 面对“日后

很可能因此涉及权钱交易” 的压岁

钱， 也无法严词拒绝这个“厚厚一

沓 ” 的红包 。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

“名正言顺 ” 的渠道 ， “官二代”

也就有了“压岁钱是给我的” 的心

理意识， 才有了害怕红包成为陷阱

的“官一代” 与“压岁钱是给我

的” 的“官二代” 之间的矛盾。 至

于像安徽阜阳那位市长那样， 把给

孙子的压岁钱当作“合法收入” 的

“官一代”， 与“压岁钱是给我的”的

“官二代”，自然不会发生矛盾，倒是

能和谐相处了。

“官二代”的压岁钱问题 ，看来

并非简单的父子关系纠结， 更是复

杂的社会心理反映， 牵动着公众的

神经。

□

丫丫

春节期间，上海一名“90 后”女

生欲探望外轮船员男友， 竟自作聪

明网购了一张结婚证书， 以图获得

登轮资格，结果被边检民警识破，民

警对她做出了禁办登轮证的相关处

罚后，建议两人在陆上过新年。（2 月

9 日《解放日报》）

思郎情切，急中生智，虽造假而

可爱。 即使民警无法识破， 让女子

“阴谋得逞”，也无伤大雅。 然而，这

则新闻的看点， 终究不在男女情浓

上，而在于结婚证也可网购上。

倘若出于游戏心态， 或者恶搞

手法， 弄出个由月老签章的“结婚

证”之类的东西 ，让人一笑对之，倒

也无妨。 像网上一些专售学生的“泡

妞许可证”、“处男证”、“超级帅哥

证”等等 ，令人啼笑皆非，没什么大

不了的。 但如果那些正儿八经、需经

权威机构认定的结婚证、毕业证、学

位证、警官证也在网上购得，则就不

是闹着玩的了，那已经涉嫌违法了。

“官二代”的压岁钱并非简单心理问题

·世相深看·

网购结婚证

·世相扫描·


